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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彝族仪式音乐对比研究

——以四川释比音乐和毕摩音乐为例
李蕊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中国的仪式音乐研究是近年来民族音乐研究热潮中的宠儿，是音乐学界迅速发展的一个研究领

域。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仪式音乐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是中国传统音乐整体系统的内核。由于四川省

在整个西南地区身处重要地理位置，有着其特殊的重要性。境内又有两大古老而神秘的民族——羌族和彝族。

从根植于这两大民族文化的仪式音乐中，可以看到远古时期，人类精神文明的追求。本文的研究着重在发现两

个文化的异同，而发现异同也是为了发现各自独具的魅力。

仪式音乐的研究分很多层面，现在做的一切仅仅是音乐的社会功能和音乐形态上审美的一种尝试。深入的

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两个民族仪式音乐中出现的多声性音乐以及戏剧性，无疑是令

人兴奋的。彝族和羌族的仪式音乐展开深入研究，不仅能传承本土文化，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对今后的音乐教

育工作的开展，无疑是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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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川省羌彝仪式音乐文化源考

（一）仪式音乐诠释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狭义地说，是一

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文化分为

很多类别，音乐则归属于文化中的艺术类，是文化的

组成部分，音乐的产生与文化息息相关，相互交融、

相互依托、相互促进。一个时期的民族音乐，可以反

映一个时期民族区域、民族文化、民族风俗的特征、

风貌。从音乐的功能上看，音乐是源于文化，但又高

于文化。分析研究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发掘

音乐中蕴含的精神财富，把握风格特点，以便于对这

个音乐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

仪式音乐区别于别的音乐样式，其不同点在于它

是一种带有强烈社会功能的实用艺术。按照德国社会

科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人类是“意义的创造者”。

而仪式音乐就“意义”来说，是远远不同于别的音乐

的。仪式音乐有着“仪式”和“音乐”两部分的涵义

和属性，这就意味着社会性因素和艺术性因素二者之

间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反差。

仪式音乐是一种民俗文化，强烈地体现出功能

性、民族性、原生态性这三个鲜明的特征，仪式音

乐在各个民族都是存在的，涉及社会、政治、军事，

文化、艺术、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仪式音乐来说，

文化、信仰是其魂蕴和内涵，但也受生存环境所产生

的风俗、习俗的影响。

生活在四川西北大山里的羌族和生活在大小凉

山的彝族，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一样，有着民族自身独

特的文化形态和艺术形态，这独具一格的文化形态就

是最具羌族文化代表性的释比文化和最具彝族文化

代表性的毕摩文化。这两种文化都具有古老、神秘

的原生态性，是这两个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百

科全书”，其艺术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千百年来，绵

延不断，繁荣和艳丽着中华文化的大花园。

在现代商品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下，作为羌族文化

的代表释比或者彝族文化的代表毕摩也会随着传承

人的故去而慢慢减少或者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

有着释比或毕摩传承元素的释比音乐或毕摩音乐却

不会消失，反而会在社会的关注下赋予时代特色而

闪现在音乐的海洋里，比如具有释比传承的羌族网

红歌曲《娅米》，国外流量达到 19 万之多。而最早

出现在银幕上的具有彝族元素的歌曲《情深意长》，

以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艺术歌曲，早就成

了现代歌曲中的经典。

要了解研究羌族和彝族的民族仪式音乐，必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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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信仰，仪式行为以及仪式音声中找到三者的互动

关系，这种思维是研究仪式音乐的主导理论结构模

式。并借用比较学的发现性、问题性、概念性等对仪

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虽然看似有些简化，但是也具

有对比研究的实际意义。

（二）仪式音乐的功能

音乐具有社会性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亚里士多德

提出音乐具有三个功能：“教育”、“净化”、“精

神享受”，这三个功能在羌族的释比音乐和彝族的毕

摩音乐中都得到完美的体现。音乐是一个无国界的语

言，也是所谓“神”的语言，正如古希腊音乐最初的

历史一样，音乐都起始于神的崇拜，同神的各种奇幻

传说交织在一起。从词源上说，“music”源于“muse”

（缪斯），缪斯则是神的女儿，是高贵、智慧、圣洁

的女神，掌管着文学、戏剧、抒情诗、音乐等高尚的

文化活动。因此，音乐具有“神性”，成为“神的语言”

也是必然的。另外，在音乐上，柏拉图也认为：“音

乐的目的是对社会的模仿，释比音乐与毕摩音乐从最

开始就是这个目的，音乐由仪式起而达教化、净化、

精神享受的目的而传承”。

声音之所以能成为音乐，是经由过人们的创造性

组合，没有经过创造性组合的声音是不能称之为音

乐的。音乐是一种独特的声音表现形态，具有旋律、

节奏、和声、调式、调性、和声、曲式等音乐语言，

是一门系统成熟的艺术门类。但这些活动具有音乐

性，音乐性是从文化角度描述的，自然包括音乐风格

的民族性以及其衍生、演变的历史沿革和思想的发

展和丰富。音乐性的认识依然是辩证的，不可否认，

唯心的、唯物的都会对其产生影响，但是如何取舍，

却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客观地存在于音乐作品中

的内容成分，就是音乐性的内容，它包含基本情绪、

风格体系以及精神特征。这是对音乐性的比较客观的

一种描述，从中不难看出音乐性的视野也是宽泛的，

并不局限一隅。认为释比活动中的音乐和毕摩活动中

的音乐是“广义的音乐”也是客观的，毕竟这些活动

除了音乐还有别的音声，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有学者

把这些在仪式化过程中表现的声音称作“仪式音声”，

也是反映了客观存在。

音乐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音乐具有文化的代表

性，释比音乐与毕摩音乐就是羌族文化和彝族文化

的代表。这样的音乐根植于文化，与文化相互交融、

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让音乐起到鼓舞人心、净化心

灵的作用，育人娱神，薪火绵延。一个时期的音乐可

以反映这个时期的特定环境和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区

域的文化特征，从“礼仪之邦”这句成语中可以看出，

音乐在人格养成、文化生活和国家礼仪方面有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羌族的释比音乐与彝族的毕摩音

乐在各自的族群中具有相同的地位。

（三）仪式音乐中其他音乐的形态

仪式音乐是最古老的音乐。有学者认为，音乐是

在仪式中产生的，在古代的仪式音乐中，人们将音乐

看着是符咒一样的东西，借助音乐可以与另一个世界

进行沟通，体现出“神权”高高在上的地位。随着“王

权”与“神权”的分离，仪式音乐也随之演变，成为

政治集团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与彝族最早

的祭司功能是由族群首领担任的，是集“王权”与“神

权”于一身的，在历史政治体制变格的过程中，“王

权”与“神权”发生了分离，于是释比音乐与毕摩音

乐就逐渐演变成了目前的状态。

羌族仪式音乐主要分为诀术歌、节令歌、礼俗歌、

祭奠歌四类。羌族的诀术歌和祭奠歌主要由释比作释

时诵唱，有一些说唱的意味。释比作毕时，即使是同

一个经文的诵唱，在音调上也是并不固定的，但是

变化不是太大，毕竟这样的传承依靠的是口传心授，

释比的超强记忆和个人发挥应该是其主要原因。节令

歌则是逢年过节时唱的歌，内容一般都是关于节日起

源演变以及关于生活内容的歌。礼俗歌则是关于婚嫁

丧葬唱的歌，在这类歌中，羌族的酒歌独具特色。人

说羌人好酒，有酒必歌。可以说，酒歌是羌族最具特

色的歌。酒歌一般来说都是多声，由二人演唱，并在

艺术上体现出很高的水准。酒歌曲体一般为两段式，

两段多重复引申，对比展开，同时又有衍生。两段的

衔接处常常转调，调性互换，歌唱时音调高亢激昂，

旋律常做四、五度跳进，节奏宽广，加之在演唱时，

运用大幅度慢速颤音，音色变化丰富，问答交织，时

高时低，风格古朴，使之歌声极具感染力和表现力。

彝族仪式音乐又分为咏唱式，吟唱式、诵唱式、

综合式四种，吟唱和诵唱主要是毕摩作毕时使用。毕

摩作毕时存在多声现象，合声为三度，这个现象比

较少见。在咏唱式演唱中，除了单声，还有多声（二

声部）这种形式，二声部主要以赎魂调为代表。二

声部有三度之差，第二声部在第一声部四拍后进入，

乐句自然柔和，音域较窄，在八度以内，旋律进行一

般都是大二度和小三度，音调多为五声调式的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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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二声部交织充盈，在彝族歌唱独特颤音的烘托下，

有着别具一格的韵味和效果。

彝族仪式音乐繁复，毕摩作毕诵唱的音乐，在

音乐形式和音乐形态上，基本都是保持着传统风格。

其他彝族音乐形态，有三声腔和四声腔的音乐结构，

属于民族调式范畴，宽腔、超宽腔以及下行大跳，使

彝族音乐别具风格。

音乐形态是民族文化在漫长岁月中的积淀，也反

映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主要特色和面貌，羌族仪式音

乐和彝族仪式音乐的形态恰恰反映出这些，在音乐神

奇的语言中，通过音乐形态，读懂这个民族，理解这

个民族，是需要十分细致和长期努力的。

二、羌彝仪式音乐表演艺术文化风格与艺术形态

特征

（一）羌族和彝族仪式音乐表演艺术风格特征

1.羌族和彝族族源说

20世纪 90年代末，彝族的族源问题随着学者们

的不断研究从一开始的“北来说”、“南来说”“东

来说” “西来说 ” “土著说”、“氐羌说”逐步得

到认定至“北来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北来

说”则认为彝族是古羌人南下，与西南土著部落经过

长期的发展和融合形成今日的民族。然而刘尧汉则提

出彝族就是“土著居民”的观点，这可以从大量的彝

族古籍文献的挖掘中得以考证，并在《中国彝族通史》

（《中国彝族通史》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王天

玺 张天昌主编）中确定了这一权威性的结论和观点。

羌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族是

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马家窑文化”中，那描绘

有神秘纹饰的彩陶，无声地述说着古羌人创造的远

古辉煌和强大的文化内核。现在的羌族是唯一保留古

羌人习俗的民族，羌族自称“尔玛”或者“尔咩”，

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但是认同汉字，在民族传承上主要是靠“以歌代文”

进行传承。羌族音乐由于“羌笛”的影响以及曲调的

古老和多声性，被称为“音乐的活化石”。彝族属于

汉藏语系彝语支，彝族文字的古老有着“万年”之久，

这在云南出土的陶片上“古夷（彝）文”可以证明。

但也有专家质疑彝族文字与古汉语同源，因为彝文

也是独立成块，外形呈方形或圆形，状如“蝌蚪”，

笔如“蛇行”。这些特征与古汉文篆字很是相像。彝

文属于象形文字，这倒是无可辩驳的。彝族语言词汇

丰富，语法自成体系，因此，彝族音乐也具有自身的

特质，歌声古朴高亢，音乐根植民间，在不断的融合

演化中，到上个世纪，产生出“彝剧”这种具有高度

艺术综合能力的音乐艺术形式，在艺术研究上来说，

是有着很高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的。

2.彝族和羌族的信仰特征

彝族和羌族都非常崇尚自然，在他们的信仰世界

里，人和其他生命的生存与繁衍都来自于自然。相信

万物有灵，相信人的灵魂不灭。从彝族神话中可以得

知人的灵魂有多种归宿，或是落入阴间，或是在人间

游荡，或是回归祖界等等，因此人们死后。主持这项

仪式的人必须在族人里具有绝对的威望。因此在彝

族和羌族的里这个人不仅通知天文地理和古代历史，

以及医学知识，还要善占卜，能吟诵诗歌，表演戏剧，

更是熟知个家支的谱系。在彝族部落里这样登高望重

的男性称之为“毕摩”，羌族不论和村寨里这样的男

性称之为“释比”。

从文字上来说，羌族是没有自己文字传承的，但

认同汉字，而彝族是有自己文字传承的，但与羌族一

样，都与周边生活的汉藏各民族的文化进行了融合。

羌族和彝族都崇信“万物有灵”，但具体的又各不相

同。羌族信仰天神、地神、太阳神，山神，以崇拜白

石神为代表，并以“羊图腾”和“猴图腾”为自己

的图腾信仰。彝族崇拜火，火把节就是最好的代表。

彝族崇拜的图腾是“虎图腾”，这是彝族的主要信仰，

但是也有其他多种的图腾崇拜，如“神鸟图腾”、“龙

图腾”等。羌族和彝族这两个民族除了图腾信仰有别

之外，引导他们信仰的宇宙观却没有太大区别，敬畏

神灵，相信人有灵魂，从而构成这两个民族相同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羌族和彝族仪式音乐风格特征

特别是让人惊叹的毕摩经颂，是彝族最古老的经

乐也是人类最早保存下来的经诵仪式和音乐。其唱腔

唱词丰富，音调风格原始，音律丰富多彩。一个仪

式就有十多二十个唱腔，或凄凉悲怆，或高亢嘹亮，

或低声浑厚。

本次采风有幸得到西昌学院俄 . 沙马老师的帮

助，取得了大毕摩曲比拉伙《硕默调》和曲比达果的

《摩瑟牧调》、曲比夫一的《献茶调》。从音乐节奏

类型的角度看，它们的唱腔节奏比较规整，多是一个

单音全音符为一小节，围绕这个固定的音乐的动机展

开，善用后附点节奏，唱词也较为押韵。从旋律上看，

它们的曲调多为没有固定音高，装饰音贯穿整个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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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得音声婉转流畅。从演唱技巧看，毕摩多是

吟唱的演唱状态，气息的把控也是非常科学和有讲

究的。六分钟的《摩瑟牧调》一气呵成，情绪饱满，

唱词清晰有意蕴。

羌族“释比”的角色定位在祭拜神灵，说唱，吟

诵史诗等方面，特别是在释比戏中既可以是说唱吟诵

为主的“正剧”表演形式亦可以是带妆带戏，扮丑的

“小品戏剧”的表演形式。手持羊皮鼓，头戴猴帽，

在鼓声和铃声的固定节奏里跳着羌族锅庄或羊皮鼓

舞的舞蹈补发。外行人看着格外的滑稽和热闹，因为

此间还会有互动环节，让观众在释比诙谐又铿锵有力

的台词的带动下参与到仪式中。

（二）羌族仪式音乐与彝族仪式音乐的艺术形态

1.仪式音声与音乐

羌族的释比音乐与彝族的毕摩音乐都属于仪式

音乐，仪式音乐虽然归属于音乐范畴，但是与常见的

音乐形式还有诸多的不同。有学者曾把仪式音乐称

之为《仪式音声》，音与音乐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又有学者在界定释比音乐时使用了“广义音乐”

的概念，推出这一概念的缘由基于释比音乐与之对比

的“狭义音乐”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一观点与提出《仪

式音声》的概念是相同的，即释比音乐或者毕摩音乐，

应该不是单纯的音乐，必然有很多不是音乐的“音”

或者因素介入。笔者认为，在仪式音乐的界定上，应

该考虑音乐的独特功能与形态，把音乐与其他仪式音

乐作一个具体的区分。同理，释比音乐与毕摩音乐

因为具体的使用功能和场合，这样就不会在音乐的

涵义上存在混淆了。学者提出《仪式音声》的初衷，

大概也如是。

2.仪式音乐的吟诵性

从所列谱例中看到，不论是释比音乐还是毕摩音

乐，连续短时值的切分，是音乐吟诵性的典型表现。

这类音乐其实叫“音声”更符合实际情况，毕竟，它

不是音乐的创作，更不是音乐的表现，只是人们通过

记谱表达出来的形式而已。这类吟诵音域普遍不宽

广，最高音和最低音都在中低音范围之内，主要是口

腔音，很少头腔音和胸腔音。

大西南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区，民族音乐灿若繁

星，特点突出。羌族和彝族的音乐只是其中一朵小花，

在这些民族音乐中找到特定的音乐调式，对专业的音

乐工作者来说，应该是一件有着非常意义的工作。

从羌族释比和彝族毕摩在使用的器皿上来说也

有不同，羌族释比主要使用汉文经书、羊皮鼓，彝族

毕摩使用彝文经书、神铃，另外释比与毕摩的法事

着装完全不同。对于音乐部分的念唱来说除了语言

的语音缘故，曲调也是不同的，但都拥有唱唸相间，

沉冗散慢的音乐风格。

结语：

仪式音乐研究是一个多维的研究，研究的重点与

观察的视角相关。音乐承载文化的根脉，反映养育它

的文化的特征。每种民族仪式音乐都体现了该民族的

音乐特点和该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体现了迥然不同的

民族风格。

仪式音乐研究的关系很多，在仪式环境中的各种

声音都可能具有“音乐”属性，从而成为仪式音乐

研究的对象。本文着重从“乐”的视角，对羌族释

比仪式音乐和彝族毕摩仪式音乐作了一些对比分析，

从彼此的异同中找到本质的东西，加深了对这两个民

族音乐的认识，希望在自己今后的音乐教育工作中找

到一个新的方向，为繁荣民族音乐尽一份绵薄之力。

然而从 08 年地震后，研究羌彝族毕摩和释比的音乐

少之又少，知网篇关摘搜索关于毕摩音乐的不超过 5

篇，释比音乐只有一篇。

本文在对羌族仪式音乐和彝族仪式音乐对比研

究后，获得的最大收获是，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会尊重

生命，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唯有此，一切

精神层面的发展才会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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